
彭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
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新中国高
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2017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
对西安交通大学 15 位老教授来信
作出重?指示， 向当年交大西迁老
同志们表示敬意和祝福， 希望西安
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 为西部
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提到 “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
授”，指出“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
动”。 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陕西考察期间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西
迁博物馆，深刻阐释了“西迁精神”

的核心和精髓， 并勉励广大师生大
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
机遇， 到祖国最需?的地方建功立
业， 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
人的历史功绩。

而作为交大西迁的领导者 、组
织者和实施者， 彭康堪称 “胸怀大
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

的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

1901 年，彭康出生于江西萍乡
上栗县。 1919 年，18 岁的彭康东渡
日本留学， 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主
修哲学， 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学说。 1927 年，学位论文答辩
在即，彭康却毅然选择回国，回到了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 参加了由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建的
“创造社”，投身左翼文化运动。1928

年，彭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 年
起，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

代理书记。 1930 年，他与鲁迅等人
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即
“左联”）。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启蒙阶段转
入了系统传播阶段。 彭康与一批马
克思主义传播者们共同挑起了介绍
马克思主义学说、 宣传唯物辩证法
的重担。期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引起
多数的学者来努力从事和继续这个
工作， 以建设中国特殊状态下的积
极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 ”，

1928 年至 1930 年的三年间， 彭康
翻译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
作和著作 20 余篇 （部 ）， 共 26 万
字 。 其中包括翻译出版马克思的
《费尔巴哈论纲》、 恩格斯的 《费尔
巴哈论》、 普列汉诺夫的 《马克思
主义的根本问题》、 柯尔施的 《新
社会之哲学的基础》 等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著作。 彭康认为：“辩证法的
唯物论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 ，

它有它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原因及哲
学史上的发展系统。 ”而他翻译这些
书籍的目的就是 “为的使中国的读
者能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之根本原
理， 及它在历史的发展上是包有全
哲学史的必然的发展阶段”（《彭康

文集》,134 页）。

此外，彭康还撰写了《哲学的任
务》《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
论》 等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的文章，发表《五四运动与今后
的文化运动》《新文化底根本立场》

等论文和时评。 1929 年，彭康的七
篇哲学论文结集出版， 名为 《前奏
曲》。他在书的前言中针对当时的社
会状况指出： 时下形形色色的流行
理论是否能够 “合理地正确地解释
这个世界和社会？ ”在中国正在变革
的社会状态下，这些理论“是否能切
中实际”，“是否能给予一般人们以
精神的武器？ ”他认为，切合“中国社
会的实际斗争”的理论已经出现了，

“它所根据的方法———唯物的辩证
法”（《彭康文集》,132 页）。 “这种方
法是现实世界和社会本来的发展形
态，所以是正确而有实践性的。现在
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这个方法来分析
中国现实的社会以达到真理， 以建
立指导行动的理论 ”（《彭康文集 》,

133 页）。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在“白色
恐怖”政治环境下，这些理论观点的
阐述无疑为混沌的理论界注入了一
支清醒剂， 为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民
群众开启了一扇认识真理的大门。

就当时的理论界、 出版界的状
况而言，无论是从写作、翻译的篇目

和字数上，还是著作、译作的选题和
作品质量上， 彭康的这些著作和译
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早期
传播都做出了重?贡献。 尤其他关
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 ，在
当时的中国大都是首译或较早的版
本， 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
传播的重?文献。

1930 年 4 月， 彭康意外被捕，

囚监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牢狱七载，

对他而言， 不过换了一个传播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战场。 彭康和难友吴
亮平、曹荻秋、周立波等人，想办法
从狱外弄进来几本十分“稀罕”的社
会科学著作。 每当入夜，狱警歇工，

难友革命理论的“特殊党校”就开课
了。为了解决人多书少的矛盾，彭康
等几个负责学习的同志就站在铁栅
栏边，用较大一点的声音读书，讲解
社会科学原理， 再由左右邻室依次
向两边传达。 中共中央党校原顾问
吴亮平曾回忆道：“反动派做梦也想
不到， 监牢成了共产党人读书的学
校。还不止是读了几本书哩。艰苦的
狱中生活，复杂的斗争方式，这本身
也是学校， 使我们锻炼得意志更加
坚强，头脑更加健全！ ”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彭
康等组织难友们发起抗争， 终于得
以释放出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彭
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 华中
局、华东局的领导职务，为革命根据
地的政权建设、 思想建设和文化建
设做出了重?贡献。 他主持编辑出
版《江淮日报》《真理》等党报党刊，

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 组织
根据地的军政干部学习理论， 讲授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是时甚至流
传有“远学老庄，近学彭康”的说法。

他在担任华中局党校校长期间 ，主
持了华中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
整风运动， 坚持实事求是和调查研
究，避免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
误伤同志的错误做法的出现， 真正
做到了对党负责、对革命负责、对同
志负责。 自 1945 年起，他先后兼任
华中建设大学、华东建设大学、华东
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全面负责这些
地区的宣传、文化和教育等工作，为
国家建设储备政务管理和专业技术
人才。

1952 年 9 月，彭康参加我国文
化教育考察团赴东欧七国访问。 访
问期间， 他被教育部提名担任交通
大学校长。 1953 年 3 月，中央正式
任命彭康为交通大学校长、 党委书

记。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高
等学校管理工作中去。

1952 年至 1959 年的七个年头
里， 彭康担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
校长。而后的七年间，他转任西安交
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 为交通大
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 是交大
人十分敬仰和爱戴的老领导。

掌校期间， 他以马克思主义教
育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规律，把握
办学方向， 秉持交大的办学传统与
经验，积极探索，形成了鲜明的治校
风格与特色，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
大学的办学理念， 对于我国社会主
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彭康一直强调学生到学校来的
主?任务就是学习最基本的东
西———基础理论、 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 他常说 “先打基础， 再建高
楼 ”， “只有在学得博的基础上 ，

才能更好地专”。 1954 年， 交大成
立一年级办公室和二年级办公室 ，

之后在此基础上合并创建基础课程
部， 其主?任务是加强一、 二年级
学生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

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起
点， 开发大西北的建设工作正热火
朝天地进行着。 1955 年是彭康挂帅
交大的第三个年头。 4 月，国务院作
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 。

对此，彭康坚决拥护，认真贯彻。 4

月 9 日，他主持召开交大党委会、校
务委员会，传达中央决定，委派总务
长任梦林、 基建科长王则茂立即赴
京请示迁校事宜。 5 月初，彭康专程
赴西安，与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

周志宏、朱麟五几位教授一起，现场
勘察、选定新校址。

彭康提出新校址不?靠近工业
区和商业区，?尽量靠近市区，交通
?方便，以便安排师生员工的生活；

同时，?考虑学校以后的发展，环境
需?安静些。 最终新校址便选在了
位于西安和平门外， 与唐代兴庆宫
和龙池遗址一路之隔的皇甫庄。 新
校园占地 84 公顷。

西迁教职工在西安安家落户 ，

这就牵涉到配偶的工作调动和子女
的入学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身
在异地的教职工便难以安心工作 。

于是， 迁校大军中便出现了许许多
多的“女婿”和“儿媳”。当年，彭康的
妻子也离开了上外俄语教研室的教
职岗位， 跟随丈夫来到了西安交大
图书馆工作。

来到西安，附中、附小、附属幼
儿园，一个都不能少。迁校不能不管

柴米油盐。征得两地政府批准，随迁
的队伍里便多了从上海地区动员的
理发、缝纫、洗染、修鞋、煤球厂等 5

个行业的 45 名技工。

交通大学西迁， 彭康从国家建
设大局出发， 从交大的长远发展出
发。他坚定不移，坚决果断。 1957 年
7 月， 彭康主持校务委员会调整了
迁校方案，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交通
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由彭康
实施统一领导。 至 1957 年底，交通
大学西安部分由 11 个系合并为 9

个系，23 个专业； 教职工总数 2585

人， 其中校本部教职工 2413 人，教
师 1083 人 （含教授 44 人， 副教授
30 人，讲师 111 人）；在校学生 6881

人，其中研究生 17 人（《西安交通大

学大事记（1896—2000）》，西安交通

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0 页）。

上海部分设 7 个系 、19 个专业 ；教
职工总共为 2300 人，其中教师 890

人（教授 69 人，副教授 32 人 ，讲师
232 人，助教 557 人）；学生 5078 人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纪 事 （1896—

2005）》（上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2006 年版，第 491 页）。

1959 年 7 月，国务院作出新的
决定，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部分单
独成校，分别命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时隔多年后，教育部
原部长蒋南翔回忆说：“国务院决定
迁校后，彭康主动?求到西北来。 ”

“他一再表示， ?在西北扎下根来，

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 ”

1959 年 10 月， 中央任命彭康
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

已近花甲之年的他再次以饱满的革
命意志迎接新的挑战。 他用自己的
行动带头举家西迁， 在西北扎下根
来。在他的率先垂范下，交大党委会
17 位委员中有 16 人去了西安。

为大家、舍小家。 历时 4 年，从
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 彭康带领近
万名师生， 完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
上一次伟大的西迁。

交大西迁， 面临许多常人难以
想象的复杂局面。 彭康在艰辛备尝
的西迁过程中发挥了核心、 主导作
用， 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决
策，紧紧依靠全校师生员工，做好深
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以强烈的
政治责任感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带
领交通大学克服重重困难， 顺利实
现了西迁壮举。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 彭康始终
坚持大局观念， 置党和国家的利益
于首位。 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
在建设社会主义， 一切?从社会主
义建设的利益来考虑，国家利益、学
校利益、个人利益?正确结合起来，

我们应该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来考
虑学校利益和个人利益。 ”他特别强
调：“学校是国家的学校， 是社会主
义的学校；交大是国家的交大，社会
主义的交大。 ”因此他在西迁动员及
迁校问题讨论中，反复说明“迁校不
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 而是牵涉
到上海、西安，牵涉到整个支援西北
的问题”（彭康：《就迁校问题向交通

大学（西安部分）师生所作的报告》，

《彭康文集（下卷）》，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64-371 页），

?求大家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利
益出发来考虑问题， 始终坚持交大
西迁支援西北建设的方针不动摇 ！

彭康不仅是这样说的， 更是身先士

卒这样做的。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 彭康始终
坚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 把握教育
科研工作的正确方向。彭康认为，交
大是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 学校的
主?工作是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 ，

这些工作有自己的规律， 可是这一
切工作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的政治标准。 他说“我们是
办学校不是办政治， 但是我们是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办学校”，必须 “从
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这个角度
来考虑， 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
如何发挥作用， 如何更有利于社会
主义建设” （彭康：《就交通大学迁

校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彭康文

集 （下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58-363 页）。 他对比
分析了在西安、 上海进行教学工作
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
条件，实事求是地指出：西安有有利
的方面，也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些困
难是可以克服的；总体而言，交大迁
校对支援西部建设和交大本身的发
展都是有利的。 尽管西迁是一项复
杂艰巨的工作，但在彭康的领导下，

全校师生凝聚集体的力量， 以实际
行动做到了迁校和教学两不误。 在
紧张的迁校、建校过程中，学校的教
学、科研工作仍然有序开展，西安交
大还扩大了招生规模， 建立了许多
新专业、新实验室，添置了新的研究
设备。

作为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 ，彭
康在交大师生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
望， 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支持和爱
戴。这与他坚强的革命意志、真诚的
民主作风、深厚的理论修养、艰苦奋
斗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在他
领导交大工作的长期实践当中 ，特
别是组织实施交大西迁过程中得以
充分地体现。 在讨论西迁问题的过
程中， 彭康很好地运用了民主集中
制原则，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社会内
外的意见和建议， 在发扬民主的基
础上集中， 再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
示进一步讨论， 在集中指导下实施
民主，最后由校委会作出决议，提出
新方案。 在讨论最激烈的那些日子
里， 在彭康所住的上海康平路寓所
几乎每晚都?召开党委和总支负责
人的碰头会。 为了正确处理迁校问
题，为了做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应
该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
考虑到”，彭康呕心沥血，不知熬过
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交大西迁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
的战略行动。 作为交大西迁的领导
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彭康堪称“胸
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
创业”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正是他
以前瞻的战略眼光、 无私的献身精
神，带领着交大师生奔赴祖国西部，

开辟了西安交大一片崭新的事业 ，

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大西北建设 ；也
正是他展现卓越的领导艺术， 发挥
超强的管理智慧， 妥善筹划了交大
分设两地的方案， 并且亲手搭建好
上海、西安两所交大的发展平台，规
划了两校的发展目标。时至今日，他
曾经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
通大学，一个雄踞祖国的东南，一个
屹立祖国的西北。 一对同根生的孪
生子， 共同继承和发扬了交通大学
优良的教学传统和严谨学风， 都已
跻身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并正在朝着
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进 ，为
国家建设、 西部发展源源不断地奉
献着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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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迪

彭康：在国家利益前提下，考虑学校、个人利益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交大篮球队风靡上海滩。 当年通过高

考进入交大的队员们， 并没有因为打球好而受到 “关照”。 彭

康曾说： “如果有谁考试开红灯， 立即开除出篮球队。” 队员

们每天按时上课， 课余训练 2 小时 。 前男队教练谢锦生回

忆道 ： “只有在参加甲级联赛的一段时间 ， 队员才进行停

课训练 。”

【“谁考试开红灯， 立即开除出篮球队”】

◆ 彭康一直强调学生到学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最基本

的东西———基础理论、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他常说 “先打

基础， 再建高楼”， “只有在学得博的基础上， 才能更好地

专”。 1954 年， 交大成立一年级办公室和二年级办公室， 之

后在此基础上合并创建基础课程部， 其主要任务是加强一、

二年级学生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

【“先打基础， 再建高楼”】

◆ “有一天晚上， 我正在为学生答疑， 彭康来到答疑室听

我答疑。 这对于一个学校的负责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据

长期在交大基础课程部工作的赵富鑫教授回忆， 彭康经常

在校园中走动 ， 到学生宿舍 、 食堂 、 实验室看看 ， 与师

生员工聊聊 ， 对于干部教师的思想情况和工作状态心中

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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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彭康始终坚持大局观念，置党和
国家的利益于首位。 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
会主义， 一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来考虑， 国家利
益、学校利益、个人利益?正确结合起来，我们应该在国
家利益的前提下来考虑学校利益和个人利益。 ”他特别强
调：“学校是国家的学校，是社会主义的学校；交大是国家
的交大，社会主义的交大。 ”因此他在西迁动员及迁校问
题讨论中，反复说明“迁校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而
是牵涉到上海、西安，牵涉到整个支援西北的问题” (彭

康：《就迁校问题向交通大学 （西安部分） 师生所作的报

告》，《彭康文集（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364-371页)， ?求大家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利益出
发，来考虑问题，始终坚持交大西迁支援西北建设的方针
不动摇！

译介马克思主义
学说、 宣传唯物辩证
法思想

【“彭康来到答疑室听我答疑”】

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

彭康（1901—1968），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江西萍乡人。早年留

学日本，回国后加入创造社，先后翻译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

的《费尔巴哈论》等经典哲学著作。 1930年参加“左联”，并参与组织中国社

会科学家联盟。 曾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长、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华中

局党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化教育领导工作。1952年起任交通

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兼任上海哲学学会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 1955年

起组织实施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分设沪陕两地，1959年后担任西安交通大

学校长、党委书记。 著作文稿编为《彭康文集》。

【学术档案】

监牢成了读书的
学校

要在西北扎下根来

《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费尔巴哈论》 《彭康文集》

【彭康代表作一览】


